
朱 湘 佚 诗 辑 考

孔 令 环

　 　 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字子沅，安徽太
湖人，新月诗派代表诗人。１９１８ 年考入清
华，１９２７ 年赴美留学，１９２９ 年回国后在安
徽大学任教，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凌晨投江
自尽。其诗歌创作生前出版的有《夏天》
（１９２５）、《草莽集》（１９２７），去世后由友人
整理出版的有《石门集》（１９３４）、《永言集》
（１９３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对朱湘诗
歌的辑佚就时见披露，其中以王宏志《朱
湘年表初稿》收录的 佚 诗 数 量 最 多 ①。

１９８７ 年，周良沛将朱湘的上述四部诗集合
编为《朱湘诗集》②。１９９４ 年，浙江文艺出
版社出版吴方、越宁合编的《朱湘诗全
编》，以上述四部诗集为主体，重新分类编
年，吸纳了部分前人的辑佚成果，共补入佚
诗 ２１ 首③，同时补充了一些朱湘诗作编集
前的发表信息，遗憾的是，仍有若干已经披
露的朱湘佚诗并未编入④。此后学界虽不
时辑出或提及朱湘的一些佚诗⑤，但仍有
不少遗漏。近年来，笔者在查阅民国时期
报刊资料时发现朱湘的 １０ 首佚诗（其中
一首为疑似），均不见于吴方、越宁所编的
《朱湘诗全编》和其他研究者的辑佚成果。
其中既有极为罕见的早期旧体诗，也有最
初创作发表的新诗，以及遍及朱湘诗歌各
个发展阶段的新诗，谨辑考如下，以求正于
方家，并为朱湘和中国现代新诗研究提供
有价值的文献依据。

一

朱湘在《我的童年》中曾提及他在工
业学校时所写的《言志》课卷：“将来学业
完成了，除去从事于职业以外，闲暇的时
候，要作一点诗，读一些诗文———这诗，不
用说，是旧诗的意思；这诗文，不用说，也是
旧诗文的意思。”⑥可见，朱湘很早就有写
旧体诗的打算，而朱湘在开始新诗创作之
前写作、发表旧体诗的情况却一直不为学
界所知。笔者发现了朱湘的三首旧体诗：

蝉鸣

（朱湘）
　 　 餐露栖高树。飘然一羽轻。星河
时照影。风雨太无情。堪叹人皆浊。
谁怜子独清。新秋三伏后。犹作不平
鸣。

前题

（前人）
　 　 江南何所有。处处蝉鸣柳。莫谓
高难攀。已入儿童手。

雪后松

（前人）
　 　 昨夜北风起。雪下大如掌。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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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涛来。不闻水荡漾。今朝拥篲看。

草木殊前象。惟有苍髯叟。孤直真堪
赏。雪落压满头。挺立犹倔强。龙须
色葱蒨。照幕皆成翠。虬角不可攀。

一片凌云气。回视门前阶。层层如玉
砌。遥望平原地。宛如银世界。路上
行人稀。一望浑无际。愧乏丹青笔。

不能将景绘。霜雪灿三冬。松柏历四
季。岁寒知后凋。斯言耐寻味。

这三首诗刊于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清
华周刊》第 １４６ 期“文苑”栏内，是迄今发
现最早的朱湘诗作。此前已被辑录的最早
朱湘诗作是刊于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 日《晨报》

第 ８４８ 号的新诗《春雨》，比这三首诗发表
的时间晚了两年多；而已知朱湘旧体诗仅
有数首，最早的是刊于 １９２５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晨报副刊》上的《大树辞》。这三首诗的
发现不仅将朱湘诗作发表时间向前推了近
三年，而且填补了朱湘早期旧体诗资料的
空白，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朱湘诗歌创作
的成长轨迹及其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关系。

至于这三首诗的写作时间，由于发表
时并未标注日期，只能作一推测。由上述
朱湘《我的童年》可知，虽然白话文运动于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已经开始，但朱湘在上工业学
校时接触更多并喜欢的是旧体诗而非新
诗。在同一篇文章中，朱湘还提及：“记得
我之皈依新文学，是十三年前的事。那时
候，正是文学革命初起的时代；在各学校
内，很剧烈的分成了两派，赞成的以及反对
的。辩论是极其热烈，甚至于动口角。那
许多次，许多次的辩论，可以说是意气用
事，毫无立论的根据。有人劝我，最好是去
读《新青年》，当时的文学革命的中军，是
刘半农的那封《答王敬轩书》，把我完全赢

到新文学这方面来了。”⑦并说自己学作新
诗是在有“老虎”之称的国文先生的课堂

上⑧，“老虎”是徐镜澄的绰号，时任清华学
校国文教员⑨，可见朱湘是在进入清华后
才开始转向新文学并尝试新诗创作的。

当时清华学校的白话文运动比外界更
为迟缓曲折⑩，文白之争最激烈的时期是
在 １９１９ 年，《清华周刊》直到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第 １８５ 期才全面改为白话文，也是在
同一期才开始发表新诗。１９１８ 年正值旧
文学阵营稳居上风，在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清华周刊》比较频繁地发表
旧体诗词，不少诗歌明显带有影射意味，且
有意营造孤冷高洁的意象，如蝉、古松、孤
鹤等，显示出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心态。
朱湘这三首诗发表于这个时段，从题材上
看，无论是蝉还是松树，与同期其他诗歌风
格比较类似，也与朱湘孤傲的性情相符。
从这个特定的语境看，这三首诗的写作时
间很有可能是在朱湘进入清华之后未转向
新诗创作之前所作，当然，也不排除其入清
华前后陆续写成的可能性，比如第二首，语
言浅近自然，且开头点出“江南”，更像是
他来清华读书前的旧稿。考虑到他当时年
龄仅 １４ 岁（或许更早），可知他当时已经
具备比较扎实的古典诗歌功底和驾驭语言
的能力。

这三首诗的发表也为朱湘 １９１８ 年 ９
月已经考入清华学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朱湘何时入清华在学术界并无定论，罗念
生在《忆诗人朱湘》中提出朱湘是 １９１９ 年
秋考入清华（插入中四级）的，而丁瑞根在
《悲情诗人：朱湘》中提到朱湘是 １９１８ 年
考入清华（插入中三级）的，二人的结论都
是以朱湘《海外寄霓君》中所说的“清华六
年”为论据推算出来的�11，其论据本身具有
一定的模糊性，而罗念生的观点获得了学
界的普遍认同，究其原因，当是罗念生为朱
湘的好友，自然更有信服度，何况朱湘的另
一位清华校友孙大雨也持这一说法�12。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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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朱湘在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清华周刊》
发表的这三首诗，证明他在此时已入清华，
因为《清华周刊》是清华学校学生主办的
校刊，以发表在校学生的作品为主，发表校
外人士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名人之作，即使
偶尔发表校外学生的作品，编辑也会予以
说明�13，另外，朱湘 １９１８ 年秋入清华另有
一确凿的旁证，那就是 １９１９ 年出版的《清
华周刊·第五次临时增刊》上的《本校同
学录》，中三级的名单中有“朱湘”之名，暑
期通信地址为“杭州里横河桥十四号”�14。
这是“朱湘”之名第一次在清华同学录中
出现。《清华周刊·临时增刊》主要目的
之一就是公布清华师生暑期的通信地址，
因此其编纂时间都在临近暑假前，本期
《弁言》中说：“此第五次临时增刊，征稿于
五月二十日以后，集稿于六月一日以前，不
旬日而裒然成帙。”文章落款为六月，同学
录中显示的是 １９１８ 年秋至 １９１９ 年夏这一
学年清华学生的姓名和暑期通信地址。而
且，“朱湘”名下的暑期地址是其叔父客居
杭州的地址�15，这也进一步证实朱湘是
１９１８ 年秋考入清华学校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现有相关的研
究成果里，江泉的硕士论文《复古与探
新———〈清华周刊〉１９１６—１９３３ 年诗歌研
究》是最有可能对上述三首朱湘诗加以辑
佚的，遗憾的是，其论文仅在附录 １《〈清华
周刊〉１９１６—１９３３ 年诗歌部分目录总汇》
中录入这三首诗题目，作者署名分别为
“朱湘”“前人”“前人”�16，而在附录 ２《〈清
华周刊〉１９１６—１９３３ 年诗人诗作目录总
汇》中的朱湘名下只列了第一首而没有后
两首�17。究其原因，作者不明白民国期刊
中同期同一个人数首诗词一起发表时，往
往只在第一首署作者的姓名或笔名，后面
以“前人”标示的惯例（与此相似，同一诗
题下不止一首时，除第一首标出诗题外，其

余仅作“前题”，朱湘的第二首诗标作“前
题”，其诗题也即与前一首《蝉鸣》相同）�18，

因此将后两首诗的作者“前人”误认为是
与朱湘不同的另一个人，从而与朱湘的这
组诗（尤其是后两首诗）擦肩而过�19。

二

与上述情况类似，发表于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晨报》第 ８６６ 号的《风和花和看花的
人》也是因此而失辑的：

风和花和看花的人

　 　 春天来了。

园里的花该开了。

且等风定后去看罢。

风定了，

我偷空跑进园里去看花。

树叶儿倒还绿茵茵地，

只少了紫朵黄葩！

蜜蜂儿成阵飞来；

他们看见没花，又嗡嗡地飞开了。

我低头看看树下，

花瓣儿都给人扫干净了。

风！

你刮的倒很好：

我现在不看见花开，

也省掉将来看见花落的烦恼！

一九二一，五，三。

这首诗发表时排在《农歌》（署名“朱
幼衡”）之后，标署也是“前人”。丁瑞根在
《悲情诗人：朱湘》中已经将朱湘发表在
《晨报》上署名“朱幼衡”的三首佚诗《春
雨》《紫罗兰》《农歌》辑出，唯独遗漏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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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显然也是为“前人”二字所误。翻阅
当时的《晨报》，可知“前人”这样的标署时
有出现，如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第 ８７３ 号上
发表的冰心的两首诗《人格》和《可爱的》，
前一首署名为“冰心女士”，后一首则标署
为“前人”，而《可爱的》实以“冰心”之名
发表于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出版的《省常期刊》
（无刊号）中，后又被收入《冰心全集》，无
疑是冰心的作品。以此类推，《风和花和
看花的人》当然也是朱湘的作品。

《风和花和看花的人》与发表在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 日第 ８４８ 号上的《春雨》同作于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３ 日，《紫罗兰》与《农歌》分别
作于同年 ６ 月 ４ 日、６ 月 １６ 日，因此，《风
和花和看花的人》虽然发表时间稍晚，但
实际上与《春雨》一样，是迄今所知朱湘写
作时间最早的新诗。朱湘 １９２２ 年前存留
下来的新诗仅数首，这首诗的发现有助于
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朱湘新诗创作初期的基
本面貌。

如上所述，清华校园的新诗于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才刚刚起步，其作品主要刊发于《清华
周刊》及其副刊上。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清华周刊》第 １９１ 期—
第 ２０９ 期，闻一多担任集稿部主席（相当
于总编）期间�20，《清华周刊》上刊登的诗
歌绝大多数都是新诗，一时蔚成风气，作者
主要有闻一多、吴景超、浦薛凤、王造时等
人，虽然当时清华文学社尚未成立，但在闻
一多周围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对新诗创作感
兴趣的圈子。闻一多卸任后，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４ 日至同年 ６ 月 ３ 日（第 ２１０ 期—第 ２２２
期），倾向于旧文学的姚永励接任集稿部
主席，旧体诗又有重来之势，《清华周刊》
上发表旧体诗的数量远超过新诗。在此期
间还发表了史国纲（署名“国史”）的《敬告
时髦诗家》（第 ２２０ 期），与闻一多（署名
“风叶”）的《敬告落伍的诗家》（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第 ２１１ 期）针锋相对，对新诗“不
拘诗之体裁，放弃诗之律韵”的做法和抄
袭之风表示不满�21。与清华学校这个小环
境相似，１９２１ 年整个诗坛也比较沉寂，虽
然郭沫若的《女神》在这一年出版，但从整
体上看，新诗的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早期
大量粗制滥造的白话诗引起普遍不满，新
诗尚未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因而周作人
（署名“子严”）在《晨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９ 日
上发表《新诗》，对新诗园地的荒芜表示慨
叹。朱湘发表在《晨报》的这一组诗歌正
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新诗低潮期写成的。

《风和花和看花的人》是对中国传统
诗歌伤春主题的有意逆反，抒发的是现代
人的心理感受，在诗中发议论的做法与胡
适体新诗很相似。形式上与朱湘后来的新
格律诗颇异其趣，与他后来的诗歌相比，也
显得稚嫩而粗糙。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京报副刊》第 ３８１
期上的《招》，从形式上看，已经是结构、用
韵都很有规律的新格律诗了。

招

　 　 　 回来罢回来！
别去那不可知的地方。
晓得它那里有些什么？
陌生的国境不如故乡。

　 回来罢回来！
生活无味时那值自戕？
不过要是它真有味道，
你正该活着仔细品尝。

　 回来罢回来！
知道你是生存呀已亡？
活人回来，魂魄也回来，
回来这故土中间徜徉。

朱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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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副刊》是五四时期四大文学副
刊之一，闻一多、饶孟侃、朱湘等新月诗派
诗人都曾在上面发表诗文。朱湘从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起就开始在《京报副刊》发表作品。
然而不知何故，发表于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第 ２６９ 期第七版的《适存中学校歌》及之
前的作品大多已经入集，未入集的也已经
被辑录出来，而这首《招》却从未有人提
及。

这首诗从内容上看属于招魂辞一类，
借鉴屈原的《招魂》《大招》的手法，用各种
方式招引魂魄归来。从诗中口气来看，像
是对一个生存意志不强烈的人的劝勉之
辞。也许并非实有其人而是对自我的劝
勉。朱湘关于死亡主题的诗歌很多，早在
１９２１ 年他仅 １７ 岁时就在《清华周刊》第
２２４ 期上发表《死》，而在 １９２５ 年写作的有
关死亡主题的诗歌除《孙先生悼词》（收入
《草莽集》时更名为《哭孙中山》）外，还有
《葬我》和《有一座坟墓》，这两首诗似乎与
《招》有更密切的关联。《葬我》是对死后
长眠之地的带有美好浪漫的幻想，《有一
座坟墓》则是对坟墓的阴森恐怖的想象，
显示出朱湘对死亡时而向往时而恐惧的心
理，而《招》比《葬我》和《有一座坟墓》更
具有透视复杂人性的力量。

从形式上看，这首诗共三节，与稍后
《晨报副刊·诗镌》时期的新格律诗已无
区别。而其“回来罢回来”的句式，显然借
鉴了楚辞体中的“兮”字句式。类似的诗
歌，有《雌夜啼》《催妆曲》《采莲曲》《昭君
出塞》等，集中作于 １９２５ 年至 １９２６ 年，可
见《招》是这一系列有意借鉴楚辞句式创
作的诗歌中的一首。

与上述朱湘早期佚诗不同，《十四行》
（住惯家了，见人不慌不忙）是朱湘去世前
不久发表的，刊载于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文
学》第 １ 卷第 ５ 期，是朱湘晚期的作品，全

诗如下：

十四行

朱湘
　 　 住惯家了，见人不慌不忙！

麻雀天生的一张孩子脸；
喜鹊穿衣虽说老是家常
都也有颜色，图案在里面。
珍珠梅气味儿最浓的时候，
鹧鸪，尾巴打开了像扇子，
在打情骂俏，一点儿也不差：
可惜听不懂那花鼓戏词！
小心翼翼的蜻蜓，在树下
飞了一程路，便停歇下来；
不知道是在偷听谁讲话；
隔了一会，不作声，他飞开。
一夜之间长了半尺黄水：
蛙声，那是夏天的铜乐队。

《文学》是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在上海创刊的
文学期刊，由生活书店发行，主要编辑有傅
东华、郑振铎、郁达夫、茅盾等人。朱湘在
该刊创刊号就曾经发表过《何默尔》《十四
行》（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冬》等诗歌。与《十四
行》（住惯家了，见人不慌不忙）同期刊登
的朱湘《说作文》已被收录于各种年表中，
而这首诗却一直未被辑出，其原因极有可
能是因为这首诗的题目在该期目录中没有
列出，刊登的位置又在《巴黎中国绘画展
览》一文末尾的下半页，故而被忽略。从
这首诗的艺术性而言，在朱湘的诗歌中也
应该算是上乘之作，被长期湮没无闻实在
很遗憾。

朱湘的诗歌中，与这首亲切而家常的
诗属于同一系列的有《十四行 意体》一〇
（辜负了这园林中的清气）、《十四行 英
体》一二（草还没有绿过来但是空中）、《十
四行 英体》一七（蛙声）等，尤其是《蛙
声》，简直是《十四行》（住惯家了，见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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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不忙）的续诗。这类诗借鉴了象征主义
诗人魏尔伦“亲切（Ｉｎｔｉｍａｃｙ）与暗示（Ｓｕｇ-
ｇｅｓｔｉｏｎ）”的特点，显示出朱湘晚期诗风向
象征主义的转化。

这首诗的发现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朱湘
十四行诗的整体了解，而且对于解读朱湘
的同一系列其他诗歌有重要辅助作用。
《石门集》是朱湘生前基本编定的诗集，他
的十四行诗基本收入其中，不知是出于何
种原因舍弃了这一首，但这首诗作为艺术
精品是值得留存下来的。

三

苏雪林在《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辑
录过朱湘的两首遗诗，并且说：“其中《当
时的李太白》■兜儿一首，被我无意间失
去，珠沉碧海，永无消息，实对诗人抱憾。”�22

但是在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诗与散文》第 １
卷第 １ 号上，刊载了这首《■兜儿》：

■兜儿

故 朱湘
　 　 当时的李太白酒喝得真有，

他看见采石矶的月影婆娑，

还当是酒亮……大家这样传说，
（惜才之意）：他骑了长鲸远游。

在生前，肚里有诗，袋里少货，

天相有贺先生及时来搭救———
　 　 当时的李太白
原不曾永远的被窘在酒楼。

写清平调原不必肚里装酒；
他是要副官脱靴，方才造作……
一个狂人，大家都拿他发愁，
　 　 当时的李太白。�23

据苏雪林文章说，这首诗和其他两首

　 　 《■兜儿》，载《诗与散文》１９３４ 年第 １ 卷

第 １ 期。

诗一样，都是 １９３２ 年冬朱湘去过武汉之后
寄给她的，由此可见是朱湘晚期的作品，它
是朱湘唯一以李白为题材的诗。朱湘当时
也已经到了无法维系生计的地步，对李白
的怜悯中自然也饱含着物伤其类的感慨，
故而言浅而情深。尤其是李白酒后下水捉
月而死这一传说似乎对朱湘触动很大，在
他早先的另一首诗《死之胜利》中也曾提
道：“李白 ． 身披鲸袍 ． 跨在鲸背 ． ／乘风破
浪 ．漂去了那‘三山’。”�24朱湘不久即投江
自杀，据说自杀前也曾饮酒。从这个角度
看，朱湘这首慨叹李白怀才不遇的诗作，又
何尝不是对自己的自悼之辞呢！从形式上
看，“■兜儿”（Ｒｏｎｄｅｌ）是一种回旋诗，通
常有十四行，两个韵，其中第一节的前两行
作为第二和第三节的副歌重复。而朱湘的
这类诗显然只是大致遵循这一原则。

朱湘的另两首佚诗《断句》和《湖》分
别发表在《青年界》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第 ８ 卷第
３ 期和同年 １２ 月第 ８ 卷第 ５ 期上。《青年
界》是李小峰、姜亮夫、杨晋豪、赵景深等
人主编的月刊。由于朱湘与赵景深友情甚
笃，自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起，朱湘就在《青年
界》上发表了不少诗文；朱湘去世后，赵景
深曾积极搜集、发表朱湘遗作，并与友人一
起将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第 ５ 卷第 ２ 期开辟为“朱
湘纪念专号”。也许是因为“专号”给人以
朱湘诗已搜罗穷尽的错觉，以致这两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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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专号”之后的诗被遗落。
《断句》是朱湘的未完稿，署名“故 朱

湘”，全诗照录如下：

断句

故 朱湘
　 　 拿热水来烫我的双脚，

好教一丛痒钻到心头。

拿泡多的肥皂揩脚缝，

鲜甜滑腻的尽着搓揉。

拿出那些锋利的刀子，

在连心的指甲上轻修。

再加粉好教芳芬柔软，

通宵之内在肤上迟留。

由诗的尚未来得及完成及写作风格来
推测，很有可能也是朱湘晚期的作品。

仅从现存的诗句看，与朱湘《采莲曲》

等描写宁静优美的事物截然不同，显示出
更接近现代派诗歌的面貌。赵景深说：
“这时他与戴望舒、杜衡、施蛰存诸兄时相
过从，大家谈起法国的象征派、美国的意象

派，都很向往。”�25 对朱湘晚期诗歌的转向
问题是很有眼光的。《断句》与卞之琳等
新月诗人在转向现代派诗歌时以新格律诗
的形式容纳现代诗内容的做法比较相近，

显示出新月诗派与现代派合流时的独特面
貌。因而此诗虽只是断章，但标示了朱湘
在诗歌美学探索上的另一个路向，值得重
视。

《湖》是朱湘诗歌中极为少见的情诗，

全诗如下：

湖

故 朱湘
　 　 这样不能转舵的，在长夜里面

一刻不停的，行驶着一些新路：

在这海上，我们竟不能有一天

　 　 抛下锚来小住？

湖呀！一载还不曾过尽，我来赴
她 叮 咛 的 旧 约，到 了 你 这 堤

旁———
但是你瞧！唯我一人坐在当初
　 　 同坐过的石上！

你吼着奔向危崖，同去年一样：
同去年一样，你在崖石上撞碎；
同去年一样，风送到她的脚上
　 　 你那珠沫垒垒。

有一天傍晚，记得吗？我们相对，
无言的荡着小舟，只听到桨声
响在你这远连天际的青碧内
　 　 余音袅袅不尽。

这首诗未标注写作时间。如果诗中的
事实有所指的话，从叙述的情形看，这个女
性似乎不是刘霓君，但朱湘除了留学期间
在芝加哥与一位美国女同学曾有过一段交
往外，似未有别的感情经历。如果是回忆
这段交往的话，写作时间当在此时，具体情
形尚须进一步考证。从诗歌形式看，每节
末行与下一节首行同韵，为连锁韵，其特点
正如孙大雨在《十四行体与连锁韵》中所
说：“这韵法底妙处在于结构复杂紧密而
有力。”�26

除以上三首确定为朱湘佚诗外，还有
一首疑似朱湘的佚诗，这首诗发表在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海报》第二版上，是朱湘
投江自杀后被署名“华”的作者在《诗人朱
湘投江自杀诗》一文中披露出来的，诗前
有小文，记录这篇《自杀诗》的来源，是“于
其遗留的衣物中、发现诗人预作的《自杀
诗》”，原诗照录如下：

　 　 哦哦、那天边金光灿烂之太阳呀、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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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江里血一般样的霞光呀、请照着我
吧、请照着我吧、我只有这一刻儿的残
生在挣扎、哦、我是何等的悲哀、且彷
徨、可是不要替我哀悼、你们也是将敛
的晚霞将落的夕阳、人生便是这般情
调、我的身世同你们一样可以哀伤、
哦、我那飘零的身世、有如冬林萧条、
冬野凄凉、我那浮浪的人生、有如江水
漂渺、江波苍茫、我那锦片也似的前
程、我那繁华般样的希望、都在这冷酷
的世界当中幻灭了、只剩下一个“活
尸”、带着“重创”……哦、我是尘寰中
逃出的佣囚、我曾寄“美国”远渡重
洋、“美利加”不是我的故里、老在那
儿怅望着家乡、不久棹着翅儿匆匆归
来、归来又四方飘蓬流浪、今朝北去明
朝南归、中间却把我的故乡失丧、我虽
是个爱“自由”又爱“浪漫”的诗人、可
是生平不敢贪恋着儿女幽欢、我只是
倾写着满腔的热血、拼着寸磔的愁肠、
在那广漠的人生舞台留连、到处自寻
烦恼、独自悲伤、看啦、四境的晚幕展
开了、江上的暮霭随风荡漾、人间已到
黄昏时候了、我呀、正是“日暮的倦
鸟”、息去没地藏身、飞往又不知方
向、可是这晶莹绝尘的江天、这浩淼无
际的长江、已经替我开辟了一条道路、
现出了一处巍峨的宫房、波光铺成了
我的锦褥、浪花织就了我的罗帐、泣珠
的“鲛人”在着招手、含泪的“江妃”在
着遥望、只待水中的葬中动摇、我便向
那儿奔向、那儿便是可爱的水国的“王
宫”、那儿便是我永亘安息的故乡……

虽然作者“华”自称这首诗是从朱湘
妻子处辗转抄录而来，但是除了这篇文章
外，未见朱湘的亲朋好友提到过这首诗。
所谓孤证不立，暂且存疑。从诗歌本身看，
以“哦哦”开篇的方式，以及绵绵不绝倾泻

无余的抒情手法，与朱湘诗歌一贯含蓄内
敛的感情表达方式并不相类，与朱湘其他
诗相比较，艺术上也粗糙。但揆以常情，人
之将死，情绪相对于平日可能会有翻天覆
地的变化，匆匆执笔，只为倾吐郁积的悲愤
哀伤，写出与平时大相径庭的诗也不是没
有可能。而且，如果这首诗是朱湘所作的
话，则是他的最后一首诗，对于朱湘研究而
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因此，特抄
录于此，以待进一步考证。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① 王宏志《朱湘年表初稿》中收录有 １４ 首

佚诗：《荷叶》《地丁》《春雪后的早晨》《秋》《秋

夜》《诀别》《赠答霓妹来诗》（四首）《赠霓君》《庄

周之一晚》《Ｇａｕｔｉｅｒ》《春之花》（《抖擞》１９８０ 年 ９

月第 ４０ 期，第 ２６—３３ 页）。

② 周良沛的《朱湘诗集》于 １９８７ 年由四川

文艺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７ 年再版时更名为《朱湘诗

全编》，名为“全编”，但所收诗歌数量未增。同

年，方铭主编的《朱湘全集·诗歌卷》（安徽文艺

出版社）同样只收录朱湘的这四部诗集，未做任

何辑佚。

③ 这 ２１ 首佚诗中，前人已经辑过的有 １２

首，首现于此的有 ９ 首。

④ 如上述王宏志辑出的《赠答霓妹来诗》

（四首），钱光培在《现代诗人朱湘研究》辑出的
《我如》，丁瑞根在《悲情诗人：朱湘》辑出的《春

雨》《紫罗兰》《农歌》《你何必啼呢》等。

⑤ 如陈越在《朱湘清华时期行状及集外佚

诗文钩沉》中辑出的《送黄天来》（《汉语言文学

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余世磊在《朱湘旧体诗及

其与赵朴初家族的关系》中辑出的一首长篇古风
（原诗无题）（《安庆晚报》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等。

⑥⑦⑧ 朱湘：《中书集》，生活书店，１９３４ 年，

第 １５８—１５９、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９ 页。

⑨ 梁实秋：《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梁实秋：

《梁实秋文集》第二卷，鹭江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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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参看拙文《论清华学校的白话文运动》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第 ６ 期）。

�11 所不同者，罗念生指的是“一九一九年秋

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在清华读了五年，后来又

复学读了一年”（《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１９ 页）。丁瑞根指的是“从 １９１８ 年秋到 １９２３

年冬的五年，再加 １９２６ 年秋到 １９２７ 年夏的一年

的合计”（丁瑞根：《悲情诗人：朱湘》，花山文艺出

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６ 页）。６ 年是一个比较含混的

时间概念，因此一个是不足 ６ 年，一个是 ６ 年多，

都能说得通。

�12 孙大雨在《我与诗人朱湘》中也说朱湘
“１９１９ 年考进中等科”（孙近仁编：《孙大雨诗文

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３２３ 页），但是

孙大雨的这篇文章是在 １９９３ 年近 ９０ 岁高龄时由

他口述，由孙近仁记录、整理而成的，而且从当年

入学的情况看，孙大雨是 １９２２ 年入学，插入高二

级，也就是说，孙大雨虽然只比朱湘低一级，但实

际上晚去了 ４ 年，不清楚朱湘何时入学是正常

的。

�13 如北京协和医校学生“厡女士”在《清华

周刊》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３ 日第 ２２２ 期上发表《何必多

此一举？》时，编辑特加按语予以说明；再如陈敬

容的诗《幻灭》在第 ５４３ 期上发表时，当时陈敬容

并非清华学生，曹葆华也特地介绍说是校外学生

的作品（《清华周刊》，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第 ５４３

期，第 ４１ 页）。

�14 《清华周刊·第五次临时增刊》，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15 丁瑞根：《悲情诗人：朱湘》，花山文艺出

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０ 页。

�16�17 江泉：《复古与探新———〈清华周刊〉

１９１６—１９３３ 年诗歌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

文，２０１５ 年，第 ５７、７７ 页。

�18 如与朱湘这三首诗同期发表的（包括这

三首诗在内）一共有 ９ 首诗词，“前人”出现有 ５

次之多，且是穿插着分三次出现的，即是明证。

�19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江泉在论文附录 ２

《〈清华周刊〉１９１６—１９３３ 年诗人诗作目录总汇》

中“朱湘（笔名中书君）《清华周刊》诗歌 １４ 首”

内，除了《蝉鸣》外，还收入有 ４ 首旧体诗，分别为

《入洞庭》《江夜闻楚歌》《无事聊短述》和《怀陆

大》（江泉：《复古与探新———〈清华周刊〉１９１６—

１９３３ 年诗歌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５

年，第 ７７ 页），但实际上《入洞庭》《江夜闻楚歌》

二首署名为“宋湘”而非“朱湘”，且名字下方有
“红杏山房诗南行草”的字样。据核查，宋湘是清

代诗人，有《红杏山房集》，《南行草》是其中的一

部诗集，《入洞庭》和《江夜闻楚歌》均在其中。

《无事聊短述》和《怀陆大》分别发表于《清华周

刊》１９３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第 ４８０ 期和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第 ５１９、５２０ 期合刊，作者署名是“中书君”，江

泉认为“中书君”是朱湘的笔名，但据笔者查考，

“中书君”是钱钟书的笔名，署名“园丁”的《中书

君诗集问世》中也有“本校第五级同学，钱钟书君
（中书君为其笔名）”的陈述（《清华副刊》，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第 ４２ 卷第 ９ 期），这两首诗发表

时，钱钟书正在清华读书，《无事聊短述》和《怀陆

大》的作者应当是钱钟书。总之，这 ４ 首旧体诗

均非朱湘作品。

�20 参见周先庚：《二十年来周刊变迁表》

（《清华周刊》，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第 ５８１ 期，第 ３６

页）。表中时期为“民 ９，９，２４—民 １０，１，２８”，期

号为“１９６—２０９”，期数为“１９”，经核查，起始时间

与期号不符，９ 月 ２４ 日出版的是第 １９１ 期，这样

也正好与期数相符，因此将起始期号改为第 １９１

期。

�21 《清华周刊》，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 ２２０

期，第 １８ 页。

�22 原刊于《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７ 日。转引自苏雪林：《青鸟集》，商

务印书馆，１９３８ 年，第 ２４９ 页。

�23 此据原刊引录，以诗的内容，似当分为三

小节，每节四行。后 ８ 行连在一起大概是排印的

疏漏所致。

�24 朱湘：《石门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 年，第
１２ 页。

�25 赵景深：《朱湘的石门集》，赵景深：《海上

集》，北新书局，１９４６ 年，第 １４４ 页。

�26 《清华周刊·文艺增刊》，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第 ７ 期，第 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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